
笔尖上的白鸽

布吉莫 依乌

阿鸽简介：

彝族女画家，全名金叶阿鸽，别名邓明英，1948年 5月出

生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中所镇，1964年毕业于四川美术

学院民族班，毕业后被选送到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从事专业美术

创作至今。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委会副

主任、中国国家画院版画院副院长、四川美术家协会主席、四川省文

联副主席、神州版画博物馆馆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

获奖作品

《鸽子》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铜奖

《凉山人》获第八届全国美展作品奖



《凉山姑娘》获第九届全国美展铜奖

《主人》获第五届全国美展一等奖（与徐匡合作）

《三月》获第八届全国版画展优秀作品奖

《雾朦朦》获第十四届全国版画展银奖

《雪》获第十六届全国版画展铜奖

获“中国鲁迅版画奖”、“全国少数民族优秀作品奖”“第五节国

际版画比赛荣誉奖”（与徐匡合作）等奖项。

展览

1987年到日本访问并举办画展

1996年到法国巴黎国际艺术承进修、考察半年并成功举办“阿

鸽版画展”。《鸽子故乡》 等作品到法国、**、英国、意大利、奥地

利、荷兰等国展出。

收藏

三十多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英国大英博物馆、日本国际版画博

物馆、广东美术馆、天津美术馆，南京美术馆、上海美术馆等国内外



美术馆、博物馆收藏。

出版

在“中国美术五十年”、“中国版画百年”、“中国现代水印木刻”、

“中国美术 6年版画”等大型画册中均有作品发表。其代表作品多次

在国内外大型刊物和出版社发表和出版。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阿鸽版画》画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阿鸽作品集》。

说在前面的话——依乌

第一次接触阿鸽的画是她的黑白木刻《凉山人》，深沉，凝重，



山形的构图很好的诠释了彝族男人的形象，在凉山的彝语里，男人就

叫“波则”，“波则”直译过来就是“吃山”的意思，有“吃山”之势

的人，一种阳刚自然不言而喻。刻刀下的彝人，身披瓦拉坐如磐石，

身体前倾瞩目远视，五官清晰毫不含糊，鼻梁高挺犹如菜刀，谁不小

心碰到都有可能会被划上一小口，我想，用木刻的方式来刻画彝族男

人是最好不过的，阿鸽确实找到了这种方法和感觉，这当然也是我喜

欢她的画的原因之一。

这次我们凉山州建州 60周年专刊要采访一个画家，我自然就想

到了阿鸽，毕竟她是凉山第一代彝族画家，女画家，她和她的画都在

见证和描绘着凉山这几十年的变化，凉山是写实的，凉山也是写意的，

正如阿鸽的画。

第一次和阿鸽见面是在去年成都举办的一次凉山州名优特产博

览会上，作为凉山人，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去了，然后就那么一句“你

也是凉山的？”我们就认识了，阿鸽是个很干练的人，我突然想到了

精神矍铄这么个词汇，这次采访之前我拨通阿鸽的电话时我以为接电

话的是她的女儿，声音既清脆又年轻，我又不得不冒昧地重新确认了

一下。什么叫永葆青春？这下我算是明白了。

我们采访的地点是在省美术家协会阿鸽老师的办公室，尽管她已

经安排了专门的时间和我们交流，但还是有很多电话不停地打进来，

也有很多事情等着她去亲自处理，所以阿鸽老师说了好几次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毕竟她是美协主席，我们倒是挺理解她的，我说，你这个



美协主席每天那么要忙那么多事情，会不会影响你的创作？她想了一

下说，其实，多少还是有一点，不过，因为每天要接触那么多人，处

理那么多事，汇总那么多信息，她也才会有那么多机会来真正了解整

个省的美术创作现状，甚至是中国当下的美术创作现状，这对于她的

创作来说反倒是件好事，所以忙一点，也值。

我相信，阿鸽老师说的，是实话。

依乌：阿鸽老师好，你是越西人，零关古道一线通南北，城南的

中所镇历来都是较为繁华的集市，你家住在这里，你小时候也是在这

儿读的书吗？

阿鸽：不是，那个时候中所没有小学，我是在越西民族小学读的，

这个小学现在都还在，去年省上给我做了个专题片，我还专门回去过，

但好像变化不是很大。五几年我们在这儿读书的时候都，吃的用的，

衣服、被盖都是公家发的，但很多彝族学生读不进去，去了又跑了去

了又跑了。

依乌：阿鸽老师你是彝族，现在还会说彝语吗？你们家是哪个家

族的？



阿鸽：金叶家族的，中所是个以汉族为主的小镇，只有十几家彝

族，小时候我还会说一些彝语，出来后没有说彝语的环境，所以现在

不是很会说，很不好意思，不过听还是能听得懂的。

依乌：你是 11岁就被选去重庆学画画了，那么小就到那么远的

地方去学习，你当时是怎么被选上的？

阿鸽：当时我才 11岁，五年级, 确切的说还没有毕业，那时候

重庆还属于四川，四川美术学院民族班招生，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是什

么情况，只是被叫去画画，我还记得我画的是花，之后我和加潘木果，

苏阿木，马海马达和约哈子五个同学被选中去西昌，当时来西昌接我

们的是四川美院的王大同老师，我们和其他县来的十来个同学一起坐

了三天的车子到成都，然后从成都老南门车站坐火车到的重庆。读书

期间，条件非常艰苦，每年有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一些同学回了家

就再也美院返校，比如加潘木果、约哈子、还有昭觉的尔木木伙他们，

当时也不能怪他们，三年自然灾害，饿得饭都没有吃的，还有就是重

庆又热，从凉山去的根本受不了，我是在第三年回家探亲的，暑假在

家呆了二十几天，我也不想回来了，但是我母亲坚决不让，硬逼着我

回来学习，说真的，能坚持下来真的不容易。



依乌：文革这段时间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阿鸽：文革这段时间我们去过了凉山，大概是 72年，也搞了一

套组画《奴隶们创造历史》，后来因为斗来斗去，也没有画更多的东

西，文革那时候，全国都差不多一样。

依乌：徐匡老师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阿鸽：当时我们美院民族班总共有一百多个人，原则上毕业后要

各回各的地方，西藏的回西藏，云南的回云南，甘孜的凉山的也一样，

但是到我们这一届的时候，正好中国美协的在四川美院这儿开会，他

们当时看到我们的创作成绩比较突出，特别是我画的《为祖国争光》

引起了他们的关注，当时中国好像是第一次参加第一届亚运会吧，中

国美协的专家和领导看了这个作品后，很激动，就说一定要把我留在

四川美协继续培养，所以后来就选了两个，一个是我，另外一个是藏

族画家其加达瓦。留在四川美协，这是对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变，

如果回凉山的话，恐怕也就不一定从事这个行业了了，那个年代，很

多同学回去后都不再画画了，搞“四清”啊等等这些，把自己的专业

也都丢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我分到美协的时候才十七岁，很小，所以受到了李少言，李焕民，

刘文等老一辈艺术家的不少关心和爱护，但在专业上具体分管我们的

是徐匡，他主要负责的我们的学习和创作，接触的时间就比较多，再



就是我们去汉源大树公社呆了一年，深入生活，扎根生活，搞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大型创作，因为在生活上，工作上的诸多关心，接触时间

长了后，自然的就建立了感情。

依乌：你现在是美协主席，搞创作和当领导之间有没有冲突？

阿鸽：做这个美协主席没想到会那么忙，我们很特殊的是正好遇

到美术馆拆迁，整个三年时间全都在修美术馆，本来是今年要落成，

现在可能还有点问题，但不管怎么样，明年肯定是要落成的。做了这

个美协主席你就要关注全省的美术成绩，紧跟全国的美术动态，把握

重大的题材创作，反映自己省内的重大美术事件，在全国还要努力把

四川做成一个美术大省，所以在这当中，一定要花很多心血才行，但

同时，自己又不能落伍，所以在这几年当中，我也一直在不断地寻求

突破，尽量在艺术上起个引领作用，所以做了很多的丝网，就是画了

国画要做些丝网，因为作为丝网是一种版画，做了几十张，这些作品

还不能只看在省内，一定要做国内的很多展览中有所成绩才行，所以

我尽量从抽象，从写意中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我对自己的民族是很

热爱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一直都在用自己的美术来展现。



依乌：我听说你在四川美院的时候伍精华还专门来看望过你们。

当时他还没有去西藏任职吧?

阿鸽：不是，是留在四川美协以后，他专门来看望我们，最感动

的是，1965年，四川组织了一个很大型的社会主义新义工，美院的，

美协的，全省的美术工作者，大概七八十个，全部都到汉源的大树公

社去深入生活，伍精华还专门来看我，后来我们整个工作组去西藏也

是他帮联系的票，所以我很感动。他当时是省民委主任。我们工作组

在西藏呆了一年，就是 1977年，伍精华后来当国家民委主任的时候，

我还见过他，很不错的一个领导。

依乌：西昌有一尊雕塑叫《月亮女儿》，雕塑的造型是这样的，

一个赤脚的彝族姑娘很惬意地斜倚着一轮弯月弹拨着她怀里的月琴，

她的脚轻轻地点在一只绵羊的头角上，很美。这尊雕塑最初是立在市

委庭院里的，青铜铸的，后来大家都觉得应该把它当成西昌这座城市

的标志性雕塑才行，于是在邛海湖畔，莲池公园以及青山机场都放大

矗立了几尊，供更多的人欣赏，所以现在有很多去西昌的游客都会在

这尊雕塑前留个影，把这个“月亮女儿”带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

地，影响力很大，我的问题是，你觉得这尊雕塑有什么问题吗？

阿鸽：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雕塑，但是我还没有亲眼见过它，你觉

得有什么问题？



依乌：月亮女儿的脚是踩在一只绵羊的头角上的。

阿鸽：昂？怎么会这样？不会吧？

依乌：是的，的确是这样的，月亮女儿的脚就踩在羊的头角上。

阿鸽：啊，这就不对了，怎么会这么创作呢？作者肯定不是彝族

人，只要稍微懂点彝族文化的人都不会这样去设计的，很不可思议。

依乌：是的，彝族的羊文化是最为丰富的，在日常生活里，有羊

或者有成群的羊就是富足的象征，羊给以我们温暖，赐予我们羊毛，

我们用羊毛编织衣裳，毛毡，有贵客来的时候，我们才会设羊席，有

病有灾的时候，羊又是我们的替身，我们用它来祈福去会祛秽，所以

在我们的生活中，永远也不可能有月亮女儿这样的作品出现的。你觉

得作者是居于什么样的原因去这么创作的？

阿鸽：我还是认定作者根本不了解彝族文化。

依乌：我想也是，但是，这么一个作品的出现，从创意、设计，

手绘，做模，完工甚至剪彩都应该有很多相关部门的领导参与了的，

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阿鸽：这个我就不清楚，总之，很不应该。这当然也跟官员们的

作为不作为有关系，但是轮不到我来说。总之，我们艺术工作者就更

应该注意了，造型艺术不能只仅仅为了好看，必须要关注造型内容背

后的诸多文化才行。



依乌：在你作品里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描绘彝族生活场景的、细

节的、点滴的，很少看到有表现彝族文化和精神里层的作品，比如宗

教，丧葬，图腾等……这也是我先前问你是否还会彝语的原因。你是

有意回避还是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和体验有所欠缺的缘故呢？

阿鸽：是的，我是很少触及到比较深的彝族文化的东西，这个跟

我的成长经历有关系，首先我说过我们老家中所镇住的彝族人比较

少，只有十来家，然后我小学还没毕业就被选到重庆去了，所以对彝

族文化的熏陶要少一些，但我不是有意回避，我只是尽量不让自己犯

一些错误。我对我们彝族的生活很有感受，我很爱我们这个民族，所

以我就一定要去描绘我最热爱和最熟悉的，福克纳这一生就只写了他

最熟悉的邮票那么大的一个小镇。彝族文化非常深厚而且也非常深

奥，说实话，我是不敢轻易去用我的画笔去触碰那些我不熟悉和没有

把握的相关领域，我怕出现不该有的纰漏，就像你说的《月亮女儿》

那样的错误是致命的，低级和不负责任的，说实话，听你这么一说，

我真不敢去看这个雕塑，一个有致命之伤的雕塑被当成是一个城市的

标志性雕塑是很不可理喻的，它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审美和一个民族的

审美，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的审美，一个没有城市文化的城市的审美。

其实把基座的绵羊去掉就没有文化上的争议了，雕塑应该还是个好雕

塑。



布吉莫：您为什么选择了学习版画，而不是水彩、油画或者国画？

是什么动力激发了您最初从事版画的热情呢？您当年所抱定的艺术

理想是什么？

阿鸽：其实是因为当时在美院学习版画的人多一些，也算是跟风

的吧。我毕业作品《为祖国争光》受到领导的好评后留在了美协。在

美协我受到五精华，华君武，以及美协的很多领导关心，我很感动，

心想，我一定要画好画。当时在创作上的热情和理想都很纯粹。

布吉莫：您的作品《鸽子》里面，彝族小姑娘怀抱着鸽子，而在

彝族人民生活场景中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这样的场景，这样表现有何用

意？

阿鸽：我深刻的记得在去西昌的路上看见一群彝族小孩子在路

边，一些跟着车跑，一些追逐打闹，他们虽然衣衫破褛，但非常快乐，

似乎并不为物质的匮乏而苦恼，我觉得彝族人有一种与自然、生活和

谐的品质。艺术来源于生活，又不是直搬生活场景。如果我就直接抓

取一个抱着鸡去赶集的女孩子的形象和场景，我想就不能表达我所感

悟到的美了。所以我借用了鸽子之寓表达这种美好、和谐、安宁。



布吉莫：我注意到不论是您写实的前期作品，还是写意的后期作

品，画面中出现的彝族女孩的形象具有一种清纯、善良、腼腆、朴实

的特质，这些女孩的形象非常惹人怜爱，您为什么要把她们塑造成这

样的形象呢？

阿鸽：彝族人虽然生活在边远，贫穷，落后的地方，本生的整个

社会也有不少弊端，但在我看来，美的，善的更多。其实抽象也好，

写意也好，不管采用什么方式，我还是一直想展现彝族的美，彝族从

原来的奴隶社会发展到今天，主流的都是先进和美好的。我一直觉得

那么多美的东西还在等着我去展现和展示，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去关照这些稍微负面的东西呢？现在有些汉族画家就不一样，一到凉

山就只想去画一些落后的，酗酒的，吸毒的等等这些，其实这些城市

里更多，够他们画的。

布吉莫：你之前就有一幅作品叫做《小镜子》，这次的近作又以

《小镜子》命名，为什么要重复取这个名字，是你对前期的作品不满

意还是有其他什么情结？从前面一幅到后面这幅在表现上有怎样的

变化？

阿鸽：是的，我有两幅作品都叫“小镜子”，一幅是水印木刻，

91年画的，一幅是国画以后做的是丝网版画，我为什么喜欢这个题



材呢，因为这是一种情结，我是彝族，我知道彝族女孩子都很爱美，

但又很含蓄，生活中，很多女孩子都爱揣个小镜子，经常趁着没人注

意的时候赶紧拿出来照一照，捋一捋头发什么的，然后又赶紧藏回兜

里，我觉得从造型上来说，这是一个很美的瞬间，从这一瞬间我们一

下就能洞悉彝族女孩儿的内心情感，能感受到她们对自己的美的认

同，甚至欣赏，这是很生活化的。

布吉莫：纵观您的艺术创作风格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着明显

的阶段性特征，从写实到写意，我觉得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也是一

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阿鸽：是的，我在不断的探索。我早期的东西都很写实，也取得

了画界的好评，但是我不满足，我觉得艺术的道路需要发展、前进，

就要探索。至于艺术的成熟，它并不一定你最辉煌的时刻，我觉得是

在探索的过程中不断完成的，你会在摸索中越来越清楚你要用怎样的

绘画语言，怎样的形式去表达你的艺术观念。但更重的不是技法上的

成熟，而是心灵的越来越深刻的领悟。

布吉莫：您在巴黎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画家对您后来的风格形成产

生过影响？

阿鸽：这个是肯定的。96年我去法国学习，在此期间我看了欧

洲大量的抽象画，像康定斯基的，马蒂斯，毕加索。我也在那里看到

一幅中国流过去的写意壁画，画面已经不太清晰，但能体会到画面衍

生出来的一种深远意境，那幅画打动了我。回来后我就坚定了改变的



意向，我的版画就开始了新的探索，把那些具象块面抽掉，一改以往

的写实风格，我想版画也可以用抽象的形式来表达丰富的寓意。最大

的改变是我将版画的语言从块面置换成了中国画中的线条，创造出来

的版画富有民族审美趣向的同时又结合了西方的东西。

布吉莫：徐匡老师你们俩也合作过很多作品，我想了解一下，在

你的创作方面，徐老师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阿鸽：应该说他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徐匡的美术功底很好，

他是中央美院毕业的，素描、版画和油画功底都很好，他搞过很多的

写实作品，前期我的写实作品也很多，比如说《鸽子》、《凉山人》等

这些，但是后来我发觉老是这样似乎也不是很好，所以后期我就觉得

应该要把风格拉开才行，我去巴黎过后更加坚定了我自己的想法，他

也一直支持我，走自己的路，自己的风格，所以后期我的作品中写意

的就多了，比如说《奔》、《雾朦朦》、《美酒飘香》等。

布吉莫：在您的作品中充满了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和礼赞，作为一

个彝族艺术家，您认识到的彝族绘画艺术现在是怎样一个状态？您如

何看待当前彝族绘画的发展？还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阿鸽：彝族里面有很多很有灵气的画家艺术家，我们这一辈的就

有很多，但是他们没有持之以恒，可惜了，现在的年轻人里，勒索阿

格不错，但是这些年他的精力有点分散，这样下去可能也不是很好，

我看过俄狄史卓的，不错，还有瓦其比伙的，很有思想，希望他能一

直坚持，听说他在西昌学院的美术学院，这个环境对他以后的创作和

发展应该是很好的。

布吉莫：你觉得凉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阿鸽：凉山对我来说，是个魂牵梦绕的地方，让我不得不时常回

去看看她，反映她，描绘她，书写她。

说在后面的话——布吉莫

在阿鸽老师的访谈中，不难发现她是一个在审美理想上有追求的

画家。在当代画坛，这一辈的老画家们都沿袭着自己早期的艺术风格，

小心翼翼的守住辉煌时刻，在被公认的经典的范式体系中得到满足。

阿鸽老师的早期作品，以严谨的造型，具象的表现，传统的写实风格

而得到画界的认可，其代表作品《鸽子》已经成为版画史上的经典。

然而这样的成绩并不使她满足，她一直孜孜不倦的探索着新的艺术道

路。她说，艺术的成熟并不是某个高峰，而是不断的探索、挖掘，找

到更适合内容的表达方式和语言。然而改变意味着冒险，这是很多画

风成熟的画家不愿也不敢做的事情。阿鸽却做出了尝试，她沿着中国



传统文化精神这个向度进行探索，将中国画的形式语言和内在精气融

入版画中，又吸取西方热抽象主义如：野兽派、表现主义等抒情抽象

的理念加以糅合，创作出的作品意象深远，富于唯美、浪漫，在版画

界可谓是特立独行。

阿鸽老师在艺术中的探索固然让我赞赏，但我认为这是成为一位

有所为的艺术家该具备的艺术品质。而让我对阿鸽老师肃然起敬的是

她的艺术追求和美学思想，不管绘画的风格如何变化这些始终贯穿于

她的作品中形成一种精神价值。不论早期作品《鸽子》、《小镜子》，

或是后期作品《三月》、《索玛》也好，我们可以任意捕捉到阿鸽作品

中的真、善、美，以及她作为一个彝族画家倾注于这些作品中的民族

感情。真、善、美是文艺批评中检验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美

学标准，也是一切文艺、学问的最远理想，一切人类活动的终极指向。

在这个浮躁骚动的当代画坛，不少画家难以把握美的本质，用另类的

思想、另类的艺术方式诠释假、恶、丑，以一己之快扼杀欣赏者望文

生义的能力，同时误导了大众的审美标准。

何为美？何为丑？审美的标准空前的陷入一个怪圈。就像现在一

些艺术家喜欢带着猎奇的心态进入凉山采风、写生，一心想捕捉这个

地方的人们如何落后如何贫困的场景，比如酗酒的，吸毒的，更有胜

者制造所谓的艺术场景，不惜践踏他人、他民族的形象和自尊，以赚

取社会的视觉关注。阿鸽是从大凉山飞出来的鸽子，对于凉山的弊端

再熟悉不过，然而当我问及她作品中的彝族女孩形象为何总是腼腆含

蓄，朴实真挚，惹人怜爱时，阿鸽老师说：“其实抽象也好，写意也



好，不管采用什么方式，我还是一直想展现彝族的美，彝族从原来的

奴隶社会发展到今天，主流的都是先进和美好的，我一直觉得那么多

美的东西还在等着我去展现和展示，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关照

这些稍微负面的东西呢？现在有些汉族画家就不一样，一到凉山就只

想去画一些落后的，酗酒的，吸毒的等等这些，其实这些城市里更多，

够他们画的。”

是的，阿鸽老师追求艺术的真、善、美，也用这种艺术理想关照

着她作品中的人物。她先后分别用写实和写意两种风格迥然的方式刻

的两张版画，都命名为《小镜子》，以细微的生活细节把彝族姑娘内

敛、含蓄而又爱美的性格表现得酣畅淋漓。这是语言表现与内心感悟

的和谐，观念与艺术本体的统一，只有拥有虔诚的热爱的心灵才能把

握这种和谐与统一，才能把一个民族的生活哲学与生存态度以真、善、

美的审美趣向进行艺术表达。


